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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一书由历史学者张博所著，共分 17 章。该书用珍贵的史料，

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近代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与事。其中包括是否收到首届奥运会邀请函、

“奥运三问”怎样被提出、我国前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产生，以及观摩或参加第 9、10、11、

14 届奥运会的经过。全书内容史料丰富，文字流畅、观点鲜明，体现了作者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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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Modern China’s Olympic Memories 
FANG Shu-z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44，China）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Modern China’s Olympic Memories was written by ZHANG Bo, a historian, divided into 

17 chapters. By using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book vividly described the people and events in modern 

China participating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in detail, including whether the first letter of invitation for the Olym-

pic Games would be received, how the “three Olympic questions” were asked, the generation of the first two Chi-

nes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courses to observe and participate the 9th, 10th, 11th 

and 14th Olympic Games. The book embodied the author’s spirit for innovation and courage to put forward his own 

opinions, containing plenty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wing the author’s fluid writing and solid accomplishments in 

histo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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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11-15 
作者简介：房淑珍（1970-），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近日，体育在线学术论坛上出现了一位青年才俊，

从其自我介绍中知悉，此人名叫张博，辽西人士，1973

年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天津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与坛友的交流中，张博士表

现出对近代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熟悉，并著有一本名

为《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1](以下简称《记忆》)。读

过此书的网友均表示值得一看，此书也得到了易剑东

教授的赞誉。 

 

1  《记忆》主要内容 
翻开《记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前勒口有作者

身着西装的一张靓照，左手轻抚领带，不失轻松的一

笑，并配上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作者简介，让此书的吸

引力更增添了几分。该书与一般的学术著作不同，美

术编辑为这本书做了精美的外部装帧和内文版式设

计，以桔黄色为主色调的书壳，配以中国近代奥林匹

克运动的创办者张伯苓、王正廷的照片，全书配上百

幅珍贵插图，整本书的体例显得生动、灵活。把书翻

到封底，题写着这样一些疑问：中国收到过首届现代

奥运会的邀请函？盛传的“奥运三问”确有其事？

早亮相奥运赛场的中国人，真是刘长春？“球王”李

惠堂带领的中国足球队缘何败走柏林？中国第 2 位国

际奥委会委员为什么不是张伯苓……单是封底的这些

疑问便引人入胜。 

《记忆》一书共 17 章按其描述的历史事件可分为

7 个部分，第 1 章“一张邀请函：千古谜案”[1]4-18 记述

1896 年，13 个国家参加的在希腊雅典举办的首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作为东方大国，当年，“现代奥林匹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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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顾拜旦是否曾邀请中国人参加？史上曾有这样的

记载：1933 年，中国体育记者阮蔚村[2]出版的《中国

田径小史》中提到，顾拜旦于 1894 年，由法国驻各国

公使分致各国通牒，邀请参加第 1 届雅典大会，中国

政府也接到了法国驻华公使递来的通牒，当时李鸿章

主阁，因为此际中国朝野上下，尚不知田径为何物，

所以对法使的通牒几乎没法答复。不少体育学者也支

持这一说法[3-4]。但作者通过周密的考证，发现此事疑

窦重重。首先，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在

天津创建了多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当时天津已出现

网球、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的俱乐部，李鸿章虽不见

得对西方体育有多深认识，但说他不知体育为何物，

未免太低估这位洋务大臣的学识。其次，两位曾经担

任过驻法公使的清廷大臣薛福成、庆常的著述和文集

中也未见提及“通牒”。 后，亚洲 早参加奥运会的

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与甲午战争后，日本国际影响

力渐大，尽管如此其首次参加奥运会已是 1912 年的第

5 届了。作者认为中国曾收到通牒或许只是一种猜测

或者是一厢情愿而已[1]10-14。 

《记忆》的第2 章“‘奥运三问’：事实还是捏造”[1]19-36。

“奥运三问”在中国体育史上有重要地位，据说，1908

年《天津青年报》一篇文章中刊登过这样 3 个疑问：

“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

候中国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

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来参加奥运会？”“奥运三问”是

否确有其事，又是如何提出呢？作者亲赴中华基督教

天津青年会资料室考查，发现《天津青年报》于 1908

年已改名为《星期报》，1908 年 5 月 23 日伦敦奥运会

前夕，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写道：“尽管中国

没有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到底要等多久

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

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

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

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会，而且要积

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5]看来，我们

如今所认知的“奥运三问”，是后人依据这段话而概括

总结的，并非真有“奥运三问”的存在。1904 年，圣

路易斯博览会与 1900 年巴黎博览会一样，商务活动与

奥运会同时举办。因此，清政府效仿此次奥运会的模

式，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同时于 1910 年 10 月 18

日，大清王朝举办了一届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赛

会分为华北、上海、华南、吴宁(苏州、南京)、武汉 5

区，从项目设置上看，这届全国运动会更像是一次克隆

版的奥运会[1]32。 

第 3 章“第一个委员：顾拜旦推荐的人选”[1]37-50。

这一章记述了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产生以及

1928 年中国第 1 次派员观摩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过

程。中华民国建立后，体育发展进入新阶段，在王正

廷、张伯苓和菲律宾青年会总干事布朗等人的倡导下，

1913 年首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在菲律宾举行。

1915 年上海承办了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在这届运动会

举办之际，国际奥委会发来电报承认远东体育协会为

国际奥委会在亚洲的区域性组织，并邀请中国参加

1916 年第 6 届奥运会，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

第 6 届奥运会夭折，中国失去了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

会。此时的顾拜旦已将目光锁定中国，他意识到只有

中国参加奥林匹克大家庭，才能使奥运精神发扬光大。

于是在 1922 年 6 月举行的第 20 届奥委会执行委员会

会议上，顾拜旦力荐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

年巴黎奥运会还发生了一件国人所不知的“三位网球

手之谜”，作者查阅史料发现，当年有 3 位旅美留学生

参加完戴维斯杯网球赛后，代表中国参加了 1924 年巴

黎奥运会表演项目的网球比赛，他们是韦荣洛、吴仕

光和徐恒三[6]。1928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第 9 届奥运

会观礼台上，出现了中国体育界代表前来观摩奥运会。

这是近代中国第 1 次正式派代表出席奥运会，他就是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派出的代表——

宋如海。 

《记忆》一书第 4~7 章[1]51-114 记述了运动员刘长春、

教练宋君复及体协的秘书长沈嗣良作为代表，参加

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经过，其过程可谓环环相扣、

跌宕曲折。早在宋如海观摩 1928 年奥运会时，就表示

中国要派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消息灵通的美国新闻界

发出这样一条消息：“中国至少会有 12 名选手出现在洛

杉矶的赛场上。”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却在 1932 年 5

月表示，中国将不派遣选手参加比赛[7]。就在这时，东

北一家报纸发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伪满洲国将派遣

于希渭、刘长春参加奥运会，全国一片哗然。要知道

伪满洲国可是日本侵华后建立的伪政权，怎能代表中

国！为此，日寇多次骚扰刘长春及其家人，逼迫其参会，

刘长春只能到天津躲避，并在《大公报》慷慨陈词：“良

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做人马牛。”[8]由于民

国政府的不作为，为了能让刘长春等有实力的选手参

加奥运会，做为民间组织的体协“四处化缘”、筹集经

费。为此，协进会理事、东北大学体育部主任郝更生

求助张学良将军，在家仇、国恨的驱动下，少帅捐助

8 000 国币(当时 1 美元折合国币 5 元)，使刘长春和教

练宋君复赴美的经费得以解决。对于运动员参赛资格

有决定权的体协，也大开绿灯，王正廷破天荒地不经

全体会议讨论，允许刘长春先行赴美，相关认定则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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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追认。由于重重困难，当刘长春与教练乘坐“威尔

逊总统号”客轮于 1932 年 7 月 29 日抵达洛杉矶时，

距其参加奥运会第 1 项百米比赛仅差一天。31 日下午

3 点，参加百米预赛的 38 位选手，分成 7 组竞赛[9]，

刘长春由于体力不支，失去了复赛资格。200 米比赛，

刘长春也是输在了 后 20 米，这使国人扼腕叹息，可

怜当时国力衰弱，国民政府竟难以资助分文经费，仓

促参赛如何取得好成绩？ 

《记忆》第 8~12 章记录了中国体育界组织、筹

备、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历史[1]117-206。体协吸取

刘长春前次参加奥运会失利的教训，于 1936 年 4 月在

清华大学专门组织训练班，由清华大学体育部马约翰

教授负责，培训田径运动员，并启动筛选代表团成员

的工作。随同代表团出国的还有一支特殊的代表队，

他们虽不参加正式项目，但却在柏林引起了轰动，这

就是中国国术代表队。中国代表团虽然组成了数百人

的队伍参加柏林奥运会，但国民政府拨款却远远不足，

体协只得自己解决，无奈足球代表队提前 2 个多月远

征东南亚，赚取门票收入，这使得很多队员伤病缠身、

难以休息。中国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

并没有取得开门红，仅有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进入

复赛，可惜他连比赛用的撑杆都要现场借用，复赛伊

始便被淘汰。柏林奥运会足球赛实行淘汰制，拥有“亚

洲球王”李惠堂的中国队首轮便对阵现代足球发源地

英国队，中国队不畏强手、先声夺人攻入一球，可由

于体能不足和裁判的偏袒 终败下阵来。篮球和其他

项目运动员的境遇也不佳。而中国传统项目武术则颇

为露脸，深受观众欢迎，并被邀请在德国各地巡演，

压轴绝活“空手夺枪” 多要谢幕十余次，甚至希特

勒都亲临现场观看。此外，本届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

判工作，经严格考核 终由中国篮球队教练舒鸿担任，

其亮相国际赛场，是中国代表团继武术表演之外的另

一个亮点。 

第 13、14 章讲述了中国第 2 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产

生和首次提出准备申奥的经过[1]207-227。1939 年 6 月，国

际奥委会传来消息，又一位中国人当选国际奥委会委

员，他就是孔祥熙[10]。这一消息让体育界人士感到诧

异，当时不少体育活动家对中国体育贡献很大，比如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

体协总干事郝更生等人，而为何第 2 位委员是孔祥熙。

原来当时体协是民间组织，其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补

贴、社会捐助和门票，其中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孔祥

熙作为国民政府财政总长，调拨费用只需大笔一挥，

考虑到中国奥运历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无奈之举[11]。

孔祥熙虽未参加过任何一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但 2 次

为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雪中送炭，解决了经费困

难。1945 年 6 月 1 日，在陪都重庆举行的体协理事会

议宣布，中国将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办奥运会，

让奥运圣火在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点燃。参加这

次会议的代表包括王正廷、张伯苓、董守义、郝更生、

吴蕴瑞、马约翰等 20 余人[12]，他们书写了近代中国奥

运史的新篇章。 

《记忆》一书的 15~17 章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前，

体协组织参加 1948 年伦敦奥运会的经过[1]233-280。1947

年 1 月体协开始了伦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摆在面前

的 2 道难题，便是选手选拔与参赛经费。由于筹款问

题压倒一切，体协专门由王正廷、孔祥熙等人成立了

筹款委员会。一些既是体育爱好者，又是公司老板的

富商，为代表团捐了近百亿法币，但要么要求随团出

国，要么要求做顾问，无奈体协只好接受了富商们的

要求。由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郝更生在运动员

选拔、体协总干事人选和代表团参赛等问题上飞扬跋

扈、独断专行，致使不少优秀运动员未能取得参赛资

格。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没有取得值得炫耀的成绩，

足球、篮球 2 个集体项目小组即被淘汰，原本有希望

的自行车运动员荷兰籍华侨何浩华也不幸摔倒在赛场

上。由于代表团返程的经费没有着落，无奈王正廷还

向已在美国的孔祥熙求得 3 000 美元，又同代表团富

商们西借东凑才算解决了回国费用，境遇可谓凄凉。 

 

2  《记忆》一书的主要特点 
1)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目前体育学界的圈子不大，人也不

多，很多话不好说、不能说，学术争鸣的热情不高。

而《记忆》一书的作者，为我们做了学术探索与争鸣

的榜样，书中多处有不同以往研究的创新观点提出。

比如，书中第 9 页涉及清政府是否接到国际奥委会邀

请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清政府收到邀请但未派人参

加，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与群臣无人认识顾拜旦；也

有学者发挥成收到邀请，但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没有

力气、激情、心绪接受来自奥林匹克运动新思潮的召

唤……经作者查阅大量一手资料，从逻辑上展开严谨

的考据，认为并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实当时清政府收

到了国际奥委会发出的邀请。 

又如，书中第 24 页涉及“奥运三问”时提出，有

的学者关注了张伯苓而忽视了“奥运三问”的问题；

有人认为“奥运三问”提出在 1908 年伦敦奥运会之前，

却没有具体时间、内容；有的学者则将其内容具体化，

但没有说明刊登的具体时间……而作者通过到中华基

督教天津青年会的资料室，查阅当年的《星期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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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为 Tiensin Yong Men)才 终发现在 1908 年 5 月 23

日，伦敦奥运会前夕，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竞技体

育》的文章，提出涵盖“奥运三问”核心内容的一段

话。 

2)史料丰富，功底扎实。 

阅读《记忆》一书的过程中，发现作者查阅了大

量文献资料，这些古旧书籍、期刊、日记，特别是清

末民初这一阶段涉及近代中国奥林匹克的史料极为丰

富，仅参考文献中标注的书籍就包括 1929 年宋如海著

《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1933 年阮蔚村著

《中国田径赛小史》、1933 年沈嗣良编《第十届世界

运动会》、1948 年李惠堂撰《球圃菜根集》、1948 年版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史》、1948 年版《第十四届

世界运动会总华代表团筹备经过》、1948 年版《伦敦

奥运前夕》等；期刊有民国时期出版的《网球年报》、

《体育季刊》、《体育史料》、《勤奋体育月报》等；报

纸包括 1908~1948 年的《大公报》、《申报》、《益世报》、

《体育周报》、《星期报》等，以及董守义、刘长春、

张邦纶等近代体育人物编写的与自身参与奥林匹克运

动经历相关的书籍。 

阅读中发现作者常常因要考证某一小问题，就需

相当长的时间查阅资料，像上文提到“奥运三问”的

问题，作者不仅查阅了现代奥林匹克研究，还查阅了

大量古旧书籍、报刊，并亲赴天津的中国基督教青年

会资料室，才得以揭开历史的真相。作者这种力求第

一手资料和严谨的研究态度，告诫我们做学问必须要

有真实的论据，不能凭空想象，甚至借题发挥，无论

对于史料还是数据，甚至是微小的计量单位都应力求

准确、无误。 

3)文字流畅，版式精美。 

如今，拿到一本体育科技期刊阅读其上的文章，

常有“嚼蜡”之感，而《记忆》一书引人入性，仅用

3 天时间便可通读一遍。全书更似一本“章回体小说”、

历史随笔或者文化读物，不少小故事穿插其间，如“郝

更生飞扬跋扈，足球领队打其耳光”、“王正廷筹款，

让行长下跪”、以讽刺的口吻，评价孔祥熙对近代中国

奥林匹克的贡献等等，可见此书的可读性很强。此外，

书中提到奥林匹克运动名人，均会在注释中详细介绍，

读者可借此加深印象；每章的结尾都会有下一章节的

引子，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记忆》一书的版式设计

精美，全书共配数百张珍贵插图，如记述“奥运三问”

的《星期报》图片、刘长春等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入

场式照片，以及王正廷、张伯苓、郝更生等人的肖像

照等，在书中都有展现。另外，每章的篇章页均为彩

色，有介绍章节内容的文字，还用精美的插图，此书

可谓图文并茂。《记忆》一书的设计体现了人性化特点，

如翻口和订后留下不少空白，方便读者记读书笔记；

纸张采用环保的轻型纸，便于读者携带等。《记忆》的

内容与设计作者和编辑考虑的非常周到，体现了为读

者服务的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看到《记忆》一书优点

的同时，也发现了不足之处。如，史书作者应保持中

立立场，或许因为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缘故，又工作

于天津社科院，书中对于天津人和事的描述浓墨重彩

了一些；作者对体育的了解还有欠缺，书中第 5 页提

到复兴古代奥运会的首创者并非顾拜旦，并举出“蒙

特利尔奥运会”等赛会，但实际上只有顾拜旦秉承了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宗旨和内容，并将奥林匹克精神

发扬光大，甚至早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坚决不允许

女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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